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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自晋 望湖亭 戏曲结构 性格喜剧性 文辞音律









































































































































































































































































































































































































































































































































































































































































































甚至他 自己都怀疑有鬼魅躲在衣裳里作祟 = 平实本色的曲词展示了三番照镜过程中颜秀
从满怀憧憬到惊丑
,
而终归于失望怀疑的心理历程
,
细致人微又妙趣横生
。
联想到李渔 《奈何天》中
“
惊
丑
”
一幕情景
,
一群顾影自怜又自嘲自怨的丑汉
,
立现眼前
,
观者能不抚掌大笑 =
正如董解元 《弦索西厢》里宣称的那样
< “
从今至古
,
自是佳人
,
合配才子
。 ”
中国戏曲史上的婚配
模式历来是郎才女貌
、
才子佳人
。
即使如清代李渔 《奈何天 》为了翻新出奇
,
写一丑男娶三美女的故事
,
最后也是让这男子因仗义疏财而感动天帝
,
一夜之间形影大易
,
才得以一夫而坐拥三妻
、
欢喜又团圆
,
因此仍不出才子佳人模式
。
颜秀外表的丑和其爱美的自觉性本足以使他具备悲剧或正剧主人公的质素
,
但因为才子佳人创作模式的过度浸染
,
滑人沈自晋艺术视野中
,
他最终成了喜剧中被讥讽的对象
。
作者
紧扣
“
丑
”
字
,
以一系列可笑事件如照镜 7自磋 ;
、
盼掉
、
踏雪
、
激怒等
,
剥茧抽丝般逐步挖掘出人物
身上的喜剧性因素
<
有自知之明又不能持之以恒
,
自作聪明设计精密骗局却沉稳不够 自卖其乖
,
事败后
又能自我安慰 = 易言之
,
正是颜秀性格上的缺陷构成了人物的喜剧性
、
进而水到渠成
,
使人物
“
欲为之
事
”
容纳了摇曳多姿的喜剧情势
,
真正达到了
“
我本无心说笑话
,
谁知笑话逼人来
”
的妙境
。
如前所述
,
传奇比之小说在结构上多出了钱生为颜秀谋前程一事
,
这并非随意之举
,
恰恰切实关系
到全剧独特的审美情趣问题 = 黑格尔说过
,
喜剧性一般是主体以非常认真的样子
,
采取一系列周密的计
划
,
但因其所实现的目的本身是渺小空虚的
,
与人物性格相矛盾的
,
所以在意图失败后
,
主体并不感到
异常痛苦
,
当他认识到这种痛苦后
,
也高高兴兴地不把失败放在眼里
,
觉得 自己超越于失败之上
。
尽管
颜秀竹篮打水一场空
,
可他并不因此而悲痛欲绝
,
反而在万选为其谋办了前程后连称造化 = 正是黑格尔
对喜剧性阐释的中肯验证
。
进而言之
,
这个人物身上的自慰与超然姿态
,
正抵消了其悲惨结局可能引发
的观众的心酸或怜悯之情
。
而作者对其居高临下的调笑态度在剧末借县官明断之机展示
< “
既不合设骗
局于前
,
又不合奋老拳于后
,
事已不谐
,
姑免罪责
,
所费聘仪合助钱生
,
以赎一击之罪
。 ”
温和的鞭挞
冲淡了观众原有激烈的剧场反应
,
使全剧满溢着一种轻松
、
嬉笑
、
诙谐氛围
。
如果说颜秀的喜剧性源于其性格的缺陷
,
那么不难看出
,
钱万选则更多地因其身份的尴尬激发出人
们善意的笑
。
家境的贫寒
,
使之不得已寄人篱下
>
为委曲求全
,
聊以度日
,
又违心应了承颜秀无理之求
>
欢天喜地的小登科
,
却饱尝假冒之苦
。
正因其心地纯良
,
毫无邪念
,
《合晋》《达旦》两出才可能将其进
退维谷不得动弹的尴尬窘境的喜剧情趣毫不遗漏地表现出来
。
剧作虽对他软弱
、
扭泥作态的缺点不乏椰
渝
,
然窘境中显示的端方正直品质则更多地赢得了作者乃至观众的赞美和祝福
,
最终令他
“
洞房花烛
、
金榜题名
”
二者兼得
。
“
传奇原为消愁设
,
费尽杖头歌一闽
。
何事将钱买哭声
,
反令变喜成悲咽 ? 惟我填词不卖愁
,
一夫
不笑是吾忧
。
举世尽成弥勒佛
,
度人秃笔始堪投
。 ”
7《风筝误》; 借用李渔的诗来概括沈自晋 《望湖亭》
的创作全貌也许不为过
。
这部具荒诞色彩的阴谋喜剧恰如其分地调动了一切喜剧性因素
,
于大处注重结
构的变化多端
,
于小处又长于用工笔手法描摹人物性格
、
心理及所处环境的情势
,
并赋予二者轻松的喜
剧特质
,
而且结构和人物互为经纬表里
,
流畅舒展一气呵成
。
在吴江派乃至明清传奇的曲苑艺坛中确为
难得一见的佳作
。
无怪人赞其作
< “
锦囊彩笔
,
随词隐为东山之游
,
虽崇尚家风
,
著词斤斤尺镬
,
而不
废绳简
,
兼妙神情
,
甘苦匠心
,
朱碧应度
,
词珠宛如露令
,
文冶妙于丹融
。 ”
在消除吴江派
、
玉茗派于
文辞音律争论中各执一隅的弊陋之余
,
又为李渔
“
结构论
”
的总结开拓了一片实验地
,
功绩卓著
,
实不
可没
。
